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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物有靈，形色各異。動物不能言說自己，牠們的生命形影，文學家以筆墨留影。2022 年 6 月，臺

文館推出「成為人以外的：臺灣動物文學特展」之際，同時即將出版展覽專書《成為人以外的—臺灣

動物文學群像》，由參與展覽的黃宗潔主編，梳理臺灣動物脈絡。這次特邀館長蘇碩斌擔任對談人，暢

談此領域的書寫與發展，以及專書編撰的心路歷程。

文：李鴻駿（特約撰述） 
圖：臺文館

| 人以外的： 

文學連結了動物

|  Beyond Human: 
Literature Connects 
Animals

人與動物，
共返自然
黃宗潔 × 蘇碩斌對談 

Creatural 
Literature: 
Human and Animal 
Relationship in 
Taiwan

展覽：成為人以外的—臺灣動物文學特展

時間： 2022 年 6 月 8 日 至 2023 年 1 月 29 日 

地點：臺文館展覽室 D

精選藏品

1. 楊逵《鵝媽媽出嫁》

楊逵初以日文創作，1942 年發表於《臺灣時

報》274 號，民國 55 年譯成中文。無論是在

首次發表的日治時期，或是戰後推出中譯版

的中華民國政府時期，人們同樣如鵝媽媽處

於弱勢被壓榨之一方；而人們卻也時常遺忘

自己也是如此對待弱勢者與未能言語之動

物們。（林瑞明捐贈，臺文館典藏）

2.〈林旺之歌〉

為王昶雄與呂泉生合作的作品之一，前者作詞，後者作曲。此手稿

為王昶雄謄寫歌詞之手稿筆跡，內容分為三段，分別記述臺北動物

園裡一向富有人氣的大象林旺，其童年、中年及老年時期的模樣。

（王昶雄家屬捐贈，臺文館典藏）

3. 林玉山〈獻馬圖〉

此作品為畫家林玉山於 1943 年創作的

四屏聯膠彩畫，原為記錄二戰末期戰況

嚴峻，日本政府強徵民間人力與物資做

為軍用戰備等實況。1947 年 228 事件發

生，各界風聲鶴唳，畫家擔心被冠上莫

須有罪名，故將原畫中的日本國旗改為

中華民國國旗，藏匿家中多年。1999年，

畫家憑記憶將已損佚的右側兩屏，補繪

復原為當初原畫的日本國旗，並贈予高

雄市立美術館，也為新、舊、中、日交

雜的畫面留下極具歷史性的註解。 （高

雄市立美術館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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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文學再發現

蘇碩斌（簡稱：蘇）：最近幾十年，人類看待動物的「態度」似乎有很大的變化？

請教宗潔老師會如何看待這樣的變化？文學在其中扮演什麼樣角色？

黃宗潔（簡稱：黃）：西方在 18 世紀工業革命後，從馬車到火車、獸力到機械的

轉移，對動物的利用方式也有所變化；同時陸續出現動保運動對社會的介入，促使人

類重新思考對待動物的方式。這些思潮逐漸傳布到臺灣，並被引介到文學作品，再加

上社會運動者的呼籲，種種加乘之下造成這樣的變化。

我們習慣順從主流的觀點，對許多事情感到理所當然；然而，透過文學的介入，

讀者能在作品裡接觸到過去從未想像過的動物處境—我認為這是人類對待動物的

「態度」有所變化的契機之一。所以，文學或許如地下水般，在慢慢不斷滲透的過程

中，為讀者們帶來一些新的觸發，或許是小眾的、邊緣的，甚至可能是很逆風、不中

聽的，但是當這些聲音匯聚起來時，便會產生影響，帶來反省的力量，並促使社會有

所改變。經過好幾十年的努力，這幾年動物保育、動物倫理的思考和聲音越來越多，

市面上動物文學作品日漸廣博，而這次「成為人以外的：臺灣動物文學特展」的展出，

都代表社會氛圍已經有所改變。

蘇：的確，倡議者持續的逆風，關懷動物的議題才不斷發酵。在臺灣動物文學的

脈絡裡，能不能指出第一批逆風者是誰？在什麼階段出現？

黃：就文學史的角度來看，臺灣起初並沒有所謂「動物書寫」的類型認知，可是「寫

動物」這件事情始終存在—有些將動物作為隱喻，有些則將「寫動物」作為個人式

的價值觀展現。著名作家琦君便是典型的例子，她曾寫過一篇關於小猴子的作品〈再

見呆呆！〉，文中記錄與小猴子的友情，亦有描述鐵鍊緊繫小猴子，作者相勸飼主的

情節。除了琦君，早期寫作者如子敏、丘秀芷、梁實秋等人的作品，都看得到這種對

動物的憐憫與惻隱。

不過，相較於早期這些個人式的價值抒發，較有意識倡議動物議題的作品，則是

跟著 80 年代報導文學的興起，隨環境與自然議題一併出現，比如劉克襄、廖鴻基、

吳明益這些作家作品，皆已成為動物文學的經典。當動物書寫的作品越來越多，累積

到一定程度，才能獨立成一個書寫脈絡看待。不過，以我現在的立場，反而會希望「動

物文學」可以再「放回」自然書寫這個更大的框架裡一起思考，如此一來，大家才能

更清楚地意識到動物與自然實為不可切割的整體。綜觀動物文學的階段性變化，其實

跟我們整體社會環境息息相關，現在我們有了新的角度，有意識地重新整理、消化這

些原本就存在於文學史的動物文學作品，便能再發現、再凸顯這些動物文學裡的相關

命題。

成為人以外的：特展與專書

蘇：參與臺文館「成為人以外的—臺灣動物文學特展」之前，您過去曾經企劃

展覽嗎？參與臺文館的展覽有什麼感想、或可以分享的特色？

黃：這是我第一次參與展覽的籌劃。我對藝術很有興趣，也很喜歡看展覽，過去

在做香港研究時，香港文學館的展覽給我很多靈感，我開始注意到文學與藝術的跨界

連結可以帶來新的連動性。去年年底，臺文館籌劃辦一個規模較小、針對同伴動物的

「阿貓阿狗的文學史特展」；而這次「成為人以外的」是臺灣第一次有系統地重新整理

這百年以上的動物文學作品，這同時意味著，動物主題已經累積到一定規模了。

簡單分享這次展覽的兩個裝置設計。入口的「以動物為鏡」是從動物出發，我想

強調動物書寫的多元性，讓觀眾知道不是只有阿貓阿狗文學才算是動物文學，因此我

挑了貓、狗、蛙、兔、雪豹、麻雀、烏龜、蜻蜓等八種具有文學感性的動物文句，希

望一入場產生強烈的視覺印象；出口「動物抒情片」則從作家出發，呈現了十二位動

物文學作家作品，我希望在展覽的最後，觀眾能夠記得這些指標性的作家。

蘇：這個展覽不只有百年來動物文學的遼闊內容，更有互動裝置讓知識更有機、

更有感的接收，真的不容錯過。展覽之外，臺文館也推出延伸的展覽專書《成為人以

外的—臺灣動物文學群像》，宗潔老師也是主編，請談談規畫這本專書的歷程。

黃：對於這本專書，我最初的想法是：第一，絕對不能變成一本論文集。避免合

輯容易出現的，一人認領一題、最後組裝成書卻相當發散的問題；第二，展覽有空間

的優勢，書有書的本質，我希望書跟展覽能夠互文對話，甚至做到互補的功能，所以

當我構思書的架構時，並沒有完全對應展覽的結構。在這個概念下，專書的第一部分

「時光變奏曲」，依照時間軸線呈現臺灣農業、工業到現代社會人與動物之間的關係；

第二部分「多元世界觀」，呈現原住民文學文化裡的動物議題，同時納入奇幻、科幻

如果可以成為人之外的，你會想變成什麼呢？（展區第一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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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繪本裡的動物書寫。我認為，動物文學的表現不僅止於純文學，大眾文學的表現亦

有可觀。而相較於展覽，書的優勢在於，能夠同時呈現多種議題而不顯雜亂，因此，

這些未能展出，卻相當重要的主題，我收錄在專書中以免遺珠之憾。

值得一提的是，專書最後兩篇是藝術家羅晟文與小說家何曼莊以第一人稱經驗分

享的散文。我私心希望能將「動物議題無國界」的精神帶給讀者，也期許專書能呈現

文學和藝術的跨界。由於敘事方式跟前面收錄的論述文章不同，所以我把這兩篇置於

書的最末，作為一種小彩蛋，希望讀者能感受到這份驚喜。

蘇：您曾在《倫理的臉》一書中保留一塊空間給當代藝術，這次展覽和專書也都

有當代藝術。可否談談，當代藝術在文學作品的作用力？

黃：我們現在常把文學跟藝術視為不同區塊，但其實我覺得，文學跟藝術一直以

來都是親戚。文字有文字能完成的事情，視覺藝術也是，如果各自能夠相互加成，一

加一大於二，會迸發出很多的對話。

蘇：我們都喜歡文字，但並非抵抗視覺藝術，而是希望兩者都可以變成表現創作

心靈的媒材。這讓我想到，臺灣文學館臺北分館會在一年半後開幕，是原來的臺灣音

樂館，位置就在華山附近。未來將轉型成一個劇場型的展場，期待之後能成為文學連

結舞蹈、音樂、藝術的實驗所。

動物文學與人類社會

蘇：現代是標榜人文精神的時代，人類可能認為愛自己就足夠了，為什麼需要讀

動物文學呢？可以從動物文學裡學習、接收到什麼？

黃：過去，我們比較常看到的是「文學裡的動物」—書寫動物，但重點並不是

動物；至於現在比較多「以動物為主體」的文學作品。這兩種方向的作品都有其意義。

有趣的是，一個不喜歡動物的人，可以不讀動物文學，但還是會讀到「文學裡的動

物」。像在《單車失竊記》出版後，大家才知道日治時期的圓山動物園曾執行過「動物

處分」—因美軍轟炸，為避免柵欄破壞，動物出逃傷害人類，因而屠戮園內豢養的

動物。沒有人是懷抱著閱讀動物文學的心情打開《單車失竊記》，但是你卻能在裡頭

看見動物的處境。文學就是這樣的鉤子，勾起你對議題的興趣，進而帶來思維上的衝

擊，並且產生反省與思索，鬆動一些理所當然的事情。這就是我們要讀文學的原因。

蘇：近年把貓當作「毛小孩」寵愛的熱度則一直升高，但另一端，則有生態團體

主張貓是臺灣的「外來種」而應該禁絕。兩種極端對立的態度，您認為應如何看待？

黃：這是這幾年白熱化的爭議，然而，我認為許多討論似乎都被過度簡化了。貓

狗是人類社會長久的同伴動物，另一方面，世界各國因人類移動或引進，讓外來物種

容易在缺乏天敵的狀況下對原生物種造成衝擊的問題亦不容忽略，這些都是無可否認

的事實，也增加當代的我們面對問題的複雜性。就算貓狗有科學定調為外來種，我們

仍需要往下進行更細緻的討論：原生物種面臨什麼衝擊、其他動物是否也受到傷害、

當下應制定何種政策，都必須納入討論。外來種與否，不該是一個超越時空的「標準

答案」，更重要的是，我們要這個答案的目的是什麼呢？我總覺得異質的聲音代表了

不同的立場，提醒了我們，價值衝突未必在作法上只能對立，而是表示一件事情有許

多看待的可能性。如果我們願意把動物的命運放在前面一些去考慮，在任何決策中都

將倫理的考量放進來，不論是哪種動物，受到的傷害才可能真正減少吧！

蘇：以「成為人以外的」作為標題的專書與展覽，看來本身就有一種脫離「人類

中心主義」的期待，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想像？

黃：相較過去，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站在以動物立場去思考的文學作品，不過身而

為人，當然不可能真正脫離人類中心，因為我們始終是「在人以內」；不過許多西方

的論述，提供我們怎麼去超越「人類的優位主義」的思考。事實上，「成為人以外的」

是柯裕棻幫《就算牠沒有臉》寫序的篇名，我非常喜歡這個概念，所以便情商借給我

們作展覽之用。「成為人以外的」有兩種意涵，一方面是一種願景，儘管我們沒辦法

真正的「成為人以外的」，但我們可以朝那樣子的目標努力；另一方面，這句話可以

解釋為「成為人以外的那些生物」，我們可以延伸討論，那些人以外的生物，牠們的

命運就不重要嗎？當越來越多人願意拋下人類優位的觀點，動物的處境才真的有可能

被改變。

收錄〈綠猴劫〉的《海天龍戰》（葉言都科幻小說集）是葉言都以疫情、實驗動物和生物戰為背景。（姚海星

捐贈，臺文館典藏）。

布農族作家霍斯陸曼．伐伐〈烏瑪斯的一天〉1995 年刊登於《臺灣時報》，寫出族裡的飲食與祭祀文化（作者

捐贈，臺文館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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